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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社会各领域都受到数字化转型的深刻影响，传统社会不断向

多形态的数字社会演变。在走向数字社会的进程中，科学普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需要采取新的发展策

略。基于对数字化转型的过程、结果及其未来演化趋势的分析，本文提出了数字社会的三种形态：形态

一是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现实社会；形态二是现实社会数字化形成的海量数据构成的数字空间，是现

实社会及其变化的数字映射；形态三是运用多种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世界。基于这一分析，本文进一步

探讨了不同数字社会形态下科学普及的变化：在形态一的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呈现出多样化、大众化

的特征；在形态二的数字社会中，基于算法的智能化传播日益突出；在形态三的数字社会中，以技术为

中介的具身传播日益重要。针对上述转变，本文提出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科学普及的发展策略，包括

促进多主体参与和对话，加强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传播，以及综合利用下一代数字技术创造新的传播

体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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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数

字化转型为当代科普事业的进步提供新机遇，提出新要求。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大大拓展了科普

的空间，为科普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方式，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端等渠道，实现

大规模、高效率的科普。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科普的质量控制机制提出了新挑战，也带来更

高的科技含量、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这都需要公众拥有更高的科学素质、数字技能和伦理意识。

    为进一步深化对相关议题的认识与理解， 《科普研究》编辑部联合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

播与普及研究中心策划组织了本期“数字化背景下的科普”专题，研究选题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

涉及不同数字社会形态下科普的新变化、数字化转型对公民科学素质的新要求、虚拟数字人在科

普中的应用以及数字青年对科普网红的科普信息采纳等议题，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科普面临的新

变化、新机遇与新挑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为深化当代科普理论研究、推进科普实践提供参考

与借鉴。（李正风 /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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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受到了数字技术的影响与形塑。数字

技术深刻改变了社会形态，也改变了社会运

作方式，一种新型的、动态变化的数字社会

正在形成。然而，目前学界对数字社会的理

解还不深入，对数字社会概念的使用还不清

晰。在涉及数字社会中的科学普及时，已有

研究往往停留在数字媒介背景下的科学普及，

缺乏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分析。

科学普及是科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社会技术环境的深刻影响，需要放在社

会土壤上加以考察。当前社会正处在走向数

字社会的进程当中，理解数字社会的基本特

征对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普及至关重要。本

文在把握数字化转型的过程、结果及其未来

演化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社会的三种

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数字社会中科学普

及的新变化，提出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的发

展策略。

1 如何理解“数字社会”
技术是引发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人类

历史就是在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发展演

化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曾经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即部落时

代、识字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 [1]，强调

媒介技术在其中的关键作用。麦克卢汉对电

子时代的预言准确地描述了当今社会的许多

变化，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的社会现

象涌现出来，渐渐超越了电子时代的社会形

态，我们可以把这种与数字技术伴生的社会

称作数字社会，在其中数字技术与其他社会

力量相互塑造，共同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

的社会生态。如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

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型，理解数字社会对

理解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1.1 数字技术与数字社会

理解数字社会首先需要明确数字社会的

概念和内涵。当前，学界对数字社会概念的

理解和使用尚未形成共识，信息社会、网络

社会等概念在指称数字技术影响下的社会形态

时交替出现。例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将信息时代的社会形态称为网络社

会，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当前社会的功能

日益以网络的形式组织起来，网络化的逻辑成

为社会、文化、生产各领域的底层逻辑 [2]。另

一个与数字社会相关联的概念是信息社会，信

息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众多社会理论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例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

概念，并强调信息和知识在这一新社会形态

中的关键作用 [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贝尔

又用信息社会的概念替换了后工业社会的概

念，认为其能更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安东

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认为现代

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信息社会，对信息的

收集和运用是国家权力的基础 [4]；弗兰克·韦

伯斯特（Frank Webster）系统性地梳理了有关

信息社会的理论和定义，却反驳了信息社会

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论述，强调信息社会的

历史延续性 [5]。

也有一些学者将数字技术看作理解当

今社会的关键机制，围绕数字社会的概念开

展 论 述。 例 如， 黛 博 拉· 拉 普 顿（Deborah 

Lupton）将数字社会形容为一种被数字设备

和数字平台渗透和重组的社会，在其中我们

对社会、文化和人类自身的理解都无法脱离

数字技术 [6]。拉普顿还将数字社会描述为一种

数字风险社会，在其中公共和私人空间乃至身

体都被数字设备和传感器所监控 [7]。尼尔·塞

尔温（Neil Selwyn）从当下和未来两个层面理

解数字社会，一方面，当前社会被数字设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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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人们的社会生活通过数字系统进行组织和

管理；另一方面，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将进

一步改变我们的社会形态，物理空间将会与代

码空间重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将会促

进决策的自动化、算法化和人与机器身份的模

糊化 [8]。努尔杰·玛尔斯（Noortje Marres）指

出，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经历数字化转

型，数字技术及其产生的数据为我们参与和理

解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带来了知

识、技术和社会新的互动关系 [9]。

以上定义均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当前社

会的基本特征，具有各自的理论潜力。但笔

者认为，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概念在分析

当前正在发展变化中的社会形态时存在着一

定的局限性。信息社会的概念虽然准确把握

了信息经济的基本特征，但内涵过于宽泛，

且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不能凸显当前社

会形态的新变化以及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关键

作用。而网络社会的概念则片面地强调了互

联网时代的影响和网络化的底层逻辑，没有

把握新近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丰富可供性。

当前和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与数字技

术的协同发展，数字技术在其中扮演关键角

色，是理解和治理社会时不可或缺的行动者。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使用数字社会的概念

来定义当前发展变化中的社会形态，这样才

能更好地把握其本质，保持面向未来的开放

性，同时应对数字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

种机遇和挑战。而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数字社会的内涵也将不断拓展和变化，

使社会呈现新的面貌。

已有研究从不同侧面描述和预测了数字

社会的形态，指出数字社会具有流动性、大

众化、连接性、去主体性、数据化、人机关

系等特征。例如，卡斯特将网络社会形容为

一种流动空间，其结构关系是流动变化的，

社会不断被打破和重组 [2]；阿德里安·阿提

柯（Adrian Athique）观察到数字社会中从父

权制、制度性的世界观向草根文化的转变，

其中媒介扮演了重要角色 [10]；大卫·贝利

（David M. Berry）则指出数字社会的反乌托邦

特征，认为数字社会将是一个基于实时流技

术的计算社会，随着算法的不断发展，人类

越来越多地将主体性、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

委托给算法，自己则可能失去批判性，成为

被动的、保守主义的消费者 [11]；兰贝尔·罗

亚 克 斯（Lambèr Royakkers） 等 人 也 认 为 数

字化可能带来技术和算法对用户的控制和形

塑，导致人们将权力逐渐移交给非人行动者，

自己沉浸于虚拟世界而忽略现实环境 [12]。还

有一些学者指出数字社会对人们日常经验的

转变。例如，玛丽·柴可（Mary Chayko）认

为随着数字技术在整个社会的传播，社会参

与将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设备进行，这一过

程体现为社会连接程度的不断提高，日常生

活将变为超级连接 [13]；朱迪·威杰曼（Judy 

Wajcman）和奈杰尔·多德（Nigel Dodd）则

将数字时代的新社会形态与对时间的体验联

系起来，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生产和

生活的节奏，使一种不稳定的感觉进入到日

益流动的文化中 [14]。随着数字化进程在我国

展开，国内学者也对当前的数字社会形态做

出了一系列观察。例如，王天夫对数字时代

社会的新变化进行了全面描述，认为数字社

会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一系列

特征，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直接参与生

产过程；另外，王天夫指出数字社会既是乌

托邦也是反乌托邦，既能够对个人赋权，也

可能使个人失去权力 [15]；魏钦恭认为数字社

会并非一种确定的、同质化的社会形态，而

是具有多重面向，并总结了数字社会的四种

特征，即在场空间脱域化、关系形态散众化、

工作生活压缩化和规则技术异步化 [16]；王敏

芝则强调了数字社会在社会交往领域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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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特征，如虚拟交往主体的产生、人机关

系的建立，以及数字交往关系的流动性、松

散性、脆弱性等 [17]。

数字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诸多特征为

我们理解社会各领域的新变化奠定了基础。

数字社会方兴未艾，我们对数字社会的理解

也处在发展变化当中，因此需要从不同层面、

不同阶段对数字社会的形态和特征进行把握。

基于对数字化转型的过程、结果及其未来演

化趋势的把握，本文提出数字社会的三种形

态，这三种形态的数字社会既有其在社会演

化中的不同位置，也是同一社会发展趋势的

不同侧面。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重叠、

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我们的认知空间和生活

世界。

1.2  “数字社会”的三种形态

1.2.1 形态一：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现实社会

形态一的数字社会是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

的现实社会。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都步入了数字化进程，围绕着数字

技术进行重新配置。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现

实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

社会形态，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经

济系统日益数字化、数据化和智能化，社会

参与也呈现出数字化、多样化和扁平化的特

征。尽管对数字化的程度、方式和影响存在

一定的争论，但人们普遍相信当前社会经历

的数字化进程广泛而持久，理解数字化转型

是理解当前现实社会形态的关键。正如卡斯

特将当前社会看作是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共

存、信息逻辑和传统逻辑混杂的社会空间 [18]，

笔者认为此种形态的数字社会也是一种混杂

的社会系统，表现为数字化和非数字化的组

织方式共存，社会各领域、各部门的数字化

进程存在差异，数字化转型中存在发展不平

衡的现象。另外，现实社会的数字化在实现

了对一部分社会成员赋能的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加固了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加剧了数

字鸿沟。一部分社会成员因无法接入数字设

施，被排除在这一数字社会之外。

1.2.2 形态二：现实社会的数据构成的数字空间

形态二的数字社会是现实社会产生的海

量数据构成的数字空间。这一数字空间是社

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产物，是现实社会的

数字映射。在当今社会，无所不在的数字设备

捕捉产生了大量数据，政府、公司、科研机构

和普通用户都成为数据的重要来源。随着社

会生活的全面数字化，这一数字空间还将不

断生长，一切社会行动的痕迹都会成为数据，

进入数字空间，成为知识的来源。我们的身

体和行动产生的数据，也会成为新形式的资

本，反过来用于管理我们自身 [19]。数字空间

体现了信息储存和处理方式的进化。在传统

社会中，图书馆、博物馆和信息情报系统等

机构以不同方式保存和再现了现实世界，但

其容纳的信息受到物理载体的限制。而数字

空间中的数据储存具有低成本、高容量、易

检索等特征，能够有效保存和记录社会的历

史发展轨迹，为分析社会的演化提供重要资

源。另外，算法所具有的信息处理能力将会

在数字空间中发挥重要作用，数字空间能够

通过算法对信息进行自动化、智能化收集、

分析和处理，实现数据与数据的对话 [20]，促

使社会生态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成为知

识生产的新方式。在这一数字空间中，社会

的连接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15]，尽管由于访

问权限和个人偏好不同，每个人进入的数字

空间都不尽相同，但数据具有的内在可关联

性提供了构建全联通的数字社会的基础。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形态二的数字社会并非

现实社会的完备映射，由于数字技术使用范

围的限制，一部分人被排除在数字空间之外，

其数据没有出现在这一数字社会当中。数字

空间的不完备既反映了现实社会的不平等，

走向“数字社会”进程中的科学普及 <<< 李正风    张徐姗 数字化背景下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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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产生了在数据权力上新的不平等，一部分

社会成员拥有分析他人数据的权力，而其他

社会成员则只能扮演被分析者的角色。

1.2.3 形态三：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世界

形态三的数字社会是数字技术构建的虚

拟世界。这一形态的数字社会是未来对数字

技术的综合利用后可能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

在当前仍处于萌芽阶段，是一种社会技术想

象，元宇宙就是这类数字社会的一种表现形

式。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类型

的数字社会将容纳越来越多的技术架构和社

会成员，对现实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形态三的数字社会是完全由数字技术搭建的

社会形态，具有超越现实社会的特征，表现

出极高的创造性。在这一数字社会中，社会

生活依照数字技术的逻辑进行组织，人们使

用数字身份进行交往，社会表现出更高的连

接性、匿名性、流变性和去中心性。这一虚

拟世界还具有沉浸性的特征，数字技术的综

合利用将会为人们创造新的具身性体验，带

来新的感知 [21]。在形态三的数字社会中，物

理时空的限制将会进一步被打破，真实与虚

构之间的界限将会更加模糊。与此同时，超

越人与物分界的新型主体和社会关系将会出

现，在这一社会空间中占据重要位置。随着

数字技术的发展，形态三的数字社会还将与

现实社会产生更深层次的相互融合，虚实协

同、虚实互构 [22]，共同构成人们的生活世界，

塑造人们的日常经验。

上述三种形态的数字社会是同一社会发

展趋势的不同侧面，是社会与数字技术相互

作用的多方面表现。在现实社会中，随着社

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技术日益

成为我们理解和参与社会的基础设施，促使

现实社会向数字社会演变。而形态二的数字

社会正是现实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产物，由现

实社会产生的海量数据构成，能够反映现实

社会的诸多特征。形态三的数字社会则是完

全由数字技术搭建的虚拟世界，具有特殊的

文化特征和高度的创造性。不过，这一虚拟

世界并非脱离现实社会，而是受到现实社会

多方面的约束。从形态一到形态三的数字社

会，数字技术的逻辑更深层次地嵌入了社会

组织和运行的逻辑当中，而数字技术的要求也

对社会成员设置了更高的门槛。随着数字社会

的发展，在形态二、形态三的数字社会中的社

会参与可能会反过来影响现实世界，成为现实

社会的分类标准。在未来的社会形态中，这三

种形态的数字社会将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一

同构成社会进化的驱动力。

2“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的新变化
科技活动与其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作为

一种生产性的社会制度，科学需要向社会的

其他部门传递其成果，以履行其社会契约 [23]。

而作为科学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

关键机制，科学普及活动也并非处于真空地

带，其根植于社会土壤之中，受到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背景塑

造了科学普及中的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也

限定了其手段与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将科

学普及放在社会背景上加以考察。走向数字

社会，社会形态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

与社会互动的方式，也赋予了科学普及新的

内涵，理解数字社会对理解当下和未来的科

学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2.1 形态一：多样化、大众化的传播生态

在形态一的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受到

数字媒介逻辑的深刻塑造，其主体、平台和形

式都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向着更具互动性

的方向发展。传统社会中的科学普及往往采取

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公众被看作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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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受众 [24]。随着科学普及的数字化，公众

由单一的受传者转变为生产消费者 [25]，成为

科学信息的发布者，参与有关科学事务的讨

论。数字媒介一方面提高了科学知识的可获

得性，使公众有能力获取科学信息并对其进

行挪用；另一方面也为公众提供了渠道和资

源，使公众能够利用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自

发地进行传播 [26]。公众作为重要的传播主体

出现，打破了科学信息由专家向公众单向扩

散的局面，使科学普及的主体更加多样化和

大众化，推动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平等交

流。科学普及的数字化还引发了专家权威的

消解和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在数字媒介的

逻辑下，叙事技巧超越内容本身成为决定传

播效果的关键因素。公众对专家祛魅了，科

学家不再是这一场域中的唯一权威 [27]，公众

中的积极传播者在气候变化、转基因等重要

问题的讨论中成为意见领袖 [28]。科学普及的

数字化还带来了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的变化。

传统社会中科学普及的内容往往仅限于成熟

的科学发现，而在数字媒介中，科学普及的

内容范围更加拓展，涌现出了一批围绕科学

技术的应用、社会影响和伦理要求展开的科

普项目，例如惠康基金会的传染性城市项目、

黑斯廷斯中心的生物伦理学简报等。与此同

时，数字化的科学普及更多地采用了多媒体的

形式，结合视频、图像、音频、动画等多种形

式，利用互动性的数字平台和游戏化的传播方

式吸引公众的兴趣，提升传播效果，例如，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的“太阳系之

眼”（NASA’s Eyes）项目就是利用 3D 可视化

工具来增加人们对太阳系的理解。不过，需

要注意的是，科学普及的数字化也增加了这

一场域的风险性 [29]。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大

众化和平等化使得人人都能成为信息的传播

者，过去依靠权威信源的质量控制机制逐渐

失去作用，伪科学、虚假信息和对科学发现

的误读在数字平台上被广泛传播。而数字社

会的匿名性更进一步增加了内容的风险性，

使得科学信息的可信性无法得到保证。

2.2 形态二：以算法为主体的智能化传播

在形态二的数字社会中，数字空间的建

立在提高科学普及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其

模式向智能化、个性化转变。数字空间降低

了传播成本，提高了传播速度，增加了信息

容量，也使科学知识能够触达更广泛的公众。

在数字空间中，科学普及的即时性和开放性

程度进一步提高，用户可以实现对最新研究

成果的即时访问，也可以了解更大范围的科

学信息。而数字空间中数据的可追溯性也使

得科学活动和科学普及更加有迹可循 [30]，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科学信息的质量。此外，数

字空间还改变了信息呈现的方式，越来越多

的项目开始利用数据和可视化的形式来解

释 科 学 知 识， 增 进 公 众 对 科 学 的 理 解， 如

NASA 的地球观测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

冠地图等。更重要的是，数字空间推动了以

算法为主体的智能化传播。数字空间中数据

的普遍性和内在可关联性提供了利用算法自

动检索和分析科学信息的条件，为科学普及

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变奠定了基础。通过算

法，科学数据能够被便利地检索和分析，并

传递到公众面前，甚至引发社会行动。世界

著名的公民科学门户网站之一的宇宙动物园

（Zooniverse）正是使用算法分析数据，引导

公众参与的公民科学项目。不过，需要注意

的是，即使是在以算法为主体的科学普及中，

公众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单一、静态、同质

化的受众，而是流动和差异化的主体 [2]。公众

将会与算法产生的科学信息发生互动，对其

创造性地采纳和挪用。除此之外，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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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化还将促进传播内容和渠道的个性化，

基于个人数据的算法推荐能够根据用户的知

识水平和兴趣偏好定制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

从而提高传播效果。目前，一些主流的社交

媒体和科学新闻聚合器已经在使用基于个人

数据的推荐算法提高用户的兴趣和参与度。

然而，个性化算法推荐也可能会造成回音室

效应和信息茧房的问题 [31]，导致公众判断能

力和主体性丧失，不利于多样化观点的传播。

2.3 形态三：基于数字技术的具身传播

在形态三的数字社会中，全部的社会交

往和社会体验都经由数字技术中介，科学普

及也将呈现出超越现实社会的特征。在这一

数字社会中，社会成员使用数字身份参与科

学普及，数字身份的多元性和流变性使得每

个人都可以扮演多重角色 [32]，从而增加了科

学普及主体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另外，受

到去中心化的数字技术形塑 [33]，科学普及场

域的组织结构将会更加扁平化，科学信息在

各主体间的流动将会更加多向化。随着数字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新的行动者和互动关系

还将出现在科学普及活动当中，超越以往人

与人之间的联结，在这一场域中占据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人工智能将成为新的传播主体，

在科学普及中扮演多重角色，与科学家、公

众之间建立复杂的多向关系。在形态三的数

字社会中，科学普及的工具和手段将更加丰

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将使科学普及呈现

出新的景观，为建构以技术为中介的具身性

体验提供条件。科学是一种具身性的活动，

需要综合性地动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

等感官。传统社会中的科学普及往往局限于

对成熟的科学知识进行传播和扩散，无法将

科学活动的核心呈现给公众 [29]。在形态一的

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的范围虽然有所拓展，

但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仍难以还原科学研

究的情境，为公众营造真实的体验。在形态

三的数字社会中，对数字技术的综合利用提

供了这种功能可供性，能够打破物理时空的

限制和虚实的界限，创造身临其境的交互式

体验，让公众在其中真正地进行具身性的科

学实践 [34]。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数字技

术的创造性相伴随的，是科学普及风险性的

进一步提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发

展将会对科普的真实性造成进一步的威胁，

为科学普及的质量控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今，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假新闻、假图

像、假视频已经成为现实，随着数字技术的

发展，还将产生虚假的“真实”体验，欺骗

人们的感官经验 [35]。

在上述三种形态的数字社会当中，科学

普及受到数字技术的驱动，呈现出与传统社

会中不同的新特征，向更加多元化、智能化、

互动性的方向发展。从平等、对话的双向传

播模式，到算法驱动的自动化、智能化、个

性化传播，再到基于数字技术的虚拟具身传

播，这三种模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共同构

成了一个行为谱系，在数字社会的科普中发

挥作用。不过，虽然数字社会为科学普及引

入了新的主体、工具和手段，改变了这一领

域的结构和生态，但科普的目标始终是促进

知识的流动和共享，实现科学与社会的协同

进化。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传统社会

和数字社会中的科学普及都需要考虑社会伦

理的规约，培养科学界与公众之间的信任，

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将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

传达给更广泛的公众。

3“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的策略
当前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已经引发了科学

普及领域的众多变化，随着数字社会的进一

步发展，科学普及还将呈现一系列与以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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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新特征。社会形态的变化给科学普及提

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重新评估采取的策

略，以保证科学普及的有效性，促进科学和

社会的良性互动。针对三种不同形态的数字

社会中科学普及的新变化，本文提出了一系

列相应的策略。

3.1 形态一：促进多主体参与和对话

在 形 态 一 的 数 字 社 会 中， 科 学 普 及 需

要积极利用数字化传播渠道，鼓励多主体参

与，促进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与互

动。社会化媒体拓展了科学信息传播的渠道，

也提供了能够实现科学界与公众对话的公共

空间，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创造

了有利条件。作为数字时代的数字公民，公

众应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参与有

关科学事务的讨论、增进对科学知识的了解、

对科学发展建言献策。数字社会的科学普及

是多样化信息并存的场域，对作为科学知识

消费者的公众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数字

社会的科学普及需要培养公众的鉴别能力和

循证思维，使公众能够批判性地阅读、解释

和利用科学信息 [36]。另外，还应鼓励公众利

用数字化资源主动学习科学知识、提高科学

素质，在理解科学信息的同时也掌握科学原

理。媒介的数字化转型还为推进公民科学项

目创造了机会，因此，应当鼓励科学家和公

众利用数字平台开展公民科学实践，使公众

能够有机会为科学知识生产做出贡献，从而

提高公众参与科学普及的积极性。数字社会

的科学普及不仅需要培养公众的主体性，也

需要培养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的能力和兴趣。

因此，应当重视对科学家进行科学普及的技

能培训，鼓励科学家在数字平台上发表内容，

利用社交媒体参与讨论和互动，为科学普及

场域注入优质信息，为可靠的科学知识的传

播做出贡献。另外，数字社会的科学普及还

应当培养专门的科普从业者，构建专业化的

人才队伍，作为内容质量的“把关人”，保

证这一场域的秩序。面对数字社会科学普及

的风险性，需要促进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积

极对话，培养一种鼓励广泛公开交流的文化，

利用众包的方式共同保证健康的科学普及生

态。此外，数字社会的科学普及还应注意适

应数字媒介的传播特征，合理设计科学普及

的形式和内容，利用多媒体和交互式的方式

吸引公众的兴趣，使用视频、图表等形式直

观地展示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使之更易于

公众的理解和吸收。

3.2 形态二：完善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传播

模式

在形态二的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应当

利用数字空间的延展性和潜在可访问性，建

立普惠性的科普基础设施，使优质科学信息

能够对更广泛的公众开放。为此，数字空间

中的科学普及需要与开放科学实践相结合，

消除科学信息流动的障碍，使科学知识成为

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产品。同时，也需

要完善科学信息储存和管理的方式，构建可

追溯、可检索、实时更新的科学数据库，使

用数据和可视化的形式呈现科学信息，促进

数据驱动的科学普及。另外，数字空间中的

科学普及需要完善以算法为主体的传播模式，

利用算法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科

普，根据个人兴趣、知识水平和渠道偏好定

制传播的内容和形式，确保公众能够获取最

感兴趣、最相关的科学信息。不过，个性化

算法推荐也可能带来信息茧房的问题，因此，

需要科学普及的参与者有意识地打破过滤气

泡，促进多样化观点的传播。面对数字空间

中的海量信息，传统的质量控制机制很难发

挥作用，因此，应当合理利用算法进行内容

质量控制，建立有效的信息过滤机制，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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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除虚假信息。另外，针对数字社会中科学

普及可能面临的信息过载问题，也需要利用

算法过滤、提纯科学信息，建立有效的导航

机制，防止优质信息被淹没。不过，在利用

数据和算法促进科学普及的同时，也需要注

意对个人数据的保护，防止数据滥用造成的

不平等。因此，数字社会的科学普及需要提

高数据使用的透明度，防止数据权力的集中

化。此外，科学普及领域的学者也应当积极

利用数字空间中的数字痕迹进行相关研究，

以增进对科普模式机制的理解，推动科普活

动的优化。

3.3 形态三：利用数字技术创造新的传播体验

在形态三的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应当

积极拥抱数字技术的可供性，构建全新的科

学普及生态系统，利用数字技术塑造公众对

科学的具身性体验，丰富科学普及的内涵，

增进公众对科学活动的理解。目前，形态三

的数字社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已出

现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游戏化的方式

进行的科普实践。随着该形态数字社会的发

展，还可以建立虚拟的科学博物馆、科学中

心、科学实验室等，使公众能够沉浸式地参

观和体验，降低参与科学研究的门槛，使公

众能够有机会亲身体验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

在形态三的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还应当重

视对人工智能等非人主体的运用，使其成为

科学普及矩阵中的重要环节，委托其承担多

重角色。利用数字化身进行科学普及，利用

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内容，能够大大提升科学

普及的效率。此外，人工智能可以充当信息

搜集和处理的助手，帮助公众获取有用的科

学信息，对公众进行有效指导。针对形态三

的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内容的风险性，也需

要利用人工智能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及时识别虚假信息，保证科学普及的顺利进

行。形态三的数字社会具有的即时性、开放

性和连通性特征为更大范围、更便捷的科学

交流与协作奠定了基础，科学家、公众和专

业科普人员都应当积极利用这一社会形态的

变化，开辟新的科学普及图景，从而更好地

履行科学的社会功能。

三种形态的数字社会为科学普及的发展

创造了新的条件，需要我们积极拥抱数字技

术的可供性，利用数字技术的潜力扩展科学

普及的内涵，探索理解和体验科学的新方式，

为科学普及开辟新的图景。与此同时，数字

社会的科学普及也需要注重对用户数字权利

的保护，确保数据的隐私、安全和公平，缩

小数字鸿沟，从而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对

更多公众开放的科学普及生态系统。

4 结语
科学普及是一项社会活动，是社会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科学普及的理解不

能脱离其社会背景。在迈向数字社会的历史

进程中，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科学普

及模式也正在经历重要转变。因此，本文提

出了数字社会的三种形态，即正在经历数字

化转型的现实社会、现实社会的海量数据构

成的数字空间、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世界，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社会中科学普及的

变化趋势，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数字社

会是一种仍处于动态演进中的社会形态，对

数字社会的理解具有前瞻性、暂时性和相对

性。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各领域

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数字社会还将涌现

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为科学普及带来新的机

遇和挑战。因此，对科学普及的理解需要紧

扣社会形态的变化，追踪数字社会的演化趋

势，保持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回应未来社会

的种种变化，这样才能促进科学界和其他社

会系统的良性互动，推动科学和社会的协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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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s evolving 
into a multifaceted“digital society”. In this process，important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calling for new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utcomes，and future trend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forms of digital 
society. Form 1 is the real society undergo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m 2 is the digital space 
composed of the massive data generated from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real society，digitally mapping the 
real society and its changes. Form 3 is the virtual world constructed by multiple digital technologies. 
Building upon this analysis，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change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different forms of digital society. In Form 1 digital society，science popularization turn out to be 
diversified and equalized. In Form 2 digital society，algorithm-driven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becomes prominent. In Form 3 digital society，technology-mediated embodied communication 
gains significance. In light of these shifts，this paper proposes developing strategies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se include fostering multi-party engagement and 
dialogue，enhancing-data and algorithm-centered communication，using next-generation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create novel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s，and so 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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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digitalization，digital literacy has become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citizens’
digital survival and one of the core essences of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society and its new requirements for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this 
paper proposes promoting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by improving digital literacy. It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literacy，as improving scientific 
ability based on digital skills，strengthening the value guidance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spirit as 
the core，and expanding scientific cognition based on digit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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